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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保护地的有效管理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中以

埃塞俄比亚自然保护地为研究对象，在介绍其自然保护地建设概况的基础上，从管理政策、管理体制和相关机构 3 个

方面梳理其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围绕面临的挑战和潜在的机遇分析其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现状，最后从积极探索保

护地新型治理机制、建立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和重视社区共管机制建设 3 个方面总结埃塞俄比亚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对

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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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nature reserv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the maintenance 

of the balance of ecosystems and the guarantee of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The paper takes Ethiopia's protected are 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generally introduces its protected area construction, sorts out its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of management poli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 ts 

protected area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round the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it faces.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inspiration for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i.e., actively exploring new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protected area,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franchise system, and emphas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o-management mechanism. 

Key words  protected area,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eco-tourism, governance mechanism, franchise system, 

community co-management mechanism,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是有着 3 000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位于非洲之角中心，国土面积约 110.36 万 km2，

人口数位居非洲第 2[1]。境内以山地高原为主，存在部分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以及少量带状平原，平均

海拔近 3 000 m，素有“非洲屋脊”之称。东非大裂谷纵贯全境，将埃塞俄比亚高地分成南北 2 部

分。多样的地理环境、多变的宏观和微观气候，孕育出埃塞俄比亚丰富而又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然

而，埃塞俄比亚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一直面临着众多相互关联的压力，其中包括不可持续的自然

资源利用、野生动物栖息地转换、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以及污染等。为扭转这种局面，增加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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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对国家发展的贡献，特别是确保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获取和

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埃塞俄比亚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自然保护事业，

重视自然保护地的建设与管理，为非洲地区乃至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1 自然保护地建设概况 

埃塞俄比亚地区自公元前 8 世纪建立努比亚王国起，先后经历了阿克苏姆帝国、扎格王朝和阿比

西尼亚帝国（1270—1974 年）时期。埃塞俄比亚有关自然保护的最早历史记录可追溯至泽雷亚・雅各

布皇帝统治期间（1434—1468 年），这同时也是非洲官方自然保护工作最古老的记录 [2]。泽雷亚・雅

各布皇帝注意到亚的斯亚贝巴附近即现在被称为瓦恰恰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下降，便从国内其他地方

的林区采集来东非圆柏的树苗和种子，创建了梅纳吉沙森林，即如今的梅纳吉沙-苏巴国家森林优先

区。 

1889 年孟尼利克二世称帝，统一全国并建都亚的斯亚贝巴。他在 1908 年制定了第 1 部禁止猎杀

小象的法规，标志着埃塞俄比亚“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的开始 [3]。1928 年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登

基，并于 1930 年 11 月加冕。在其统治期间，国家性质的自然保护开始出现，创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

的国家公园。1974 年废黜帝制后到 1995 年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几个时期，自然保

护地建设管理工作继续开展，代表性成果是成立了 58 个国家森林优先区[4]。 

1995 年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又陆续新建了许多自然保护地。根据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的统计数据[5]，目前埃塞俄比亚拥有 24 个国家公园、6 个野

生动物避难所、6 个野生动物保护区、57 个国家森林优先区、39 个受控狩猎区和 3 个开放式狩猎

区。6 种类型的保护地总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17%，其中塞米恩国家公园（SMNP）和巴莱山国家公

园（BMNP）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6]。此外，还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

计划（MAB）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 Kafa 和 Yayu 等生物圈保护区。以上各种类型的保护地

共同组成了埃塞俄比亚的自然保护地网络。 

2 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2.1 管理政策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前的过渡政府在 1994 年曾出台《国家保护战略》（NCS），内

容包含资源基础及其利用和可持续性规划的国家政策，以及国家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及其体制框架、

运作安排、行动计划和投资计划等[7]。1995 年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埃塞俄比亚

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相关的环境保护目标 [8]，并接连颁布了《埃塞俄比亚保护战略》

（CSE）和《环境政策》[9]。《环境政策》由环境保护局（EPA）制定，是关于环境管理的总政策，其

总体目标是通过合理管理和利用资源和环境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10]。其中有关自然保护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确保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得以维持，生物多

样性得到保护，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能够保持其再生能力；将自然资源开发的全部经济、社会

和环境成本与效益纳入规划、实施和核算过程；确保人们参与环境管理活动；提高公众对环境与发展

之间重要联系的认识和理解；保护和可持续管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有效管理保护区，将其作为保

护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工具。 

自 2000 年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以来，埃塞俄比亚制定了《保护区工作方案国家行

动计划》，提交了《关于森林生态系统的专题报告》和历次《国家报告》，努力完成国家承诺。在最

新版本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11]中，提出了“到 2050 年，国内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得到保护，被所有部门可持续地利用，从而提供粮食安全，为消除贫困和提高埃塞俄比

亚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的愿景，以及“到 2020 年，提高公众和决策者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的认识，重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减少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压力，改善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状况，确保遗传资源的获取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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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基于对本国现状的分析，埃塞俄比亚还根据《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全球战略计划》中

的 5 项战略目标制定了 18 项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 

此外，埃塞俄比亚还签署了国际和区域层面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非洲-欧亚迁徙水鸟保护协定》《世界遗

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名古屋议定书》等一系列公约。 

2.2 管理体制 

埃塞俄比亚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依据 1995 年的新《宪法》确立，并在 2007 年的《野生动物发

展、保护和利用公告》[12]和 2008 年的《埃塞俄比亚野生生物保护局成立公告》 [13]基础上进行了重大

调整。国家森林优先区的管理则主要延续 1980 年的《森林法》及后续的法律规定。2021 年新一届政

府组建后，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根据《关于确定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行政机构权力和职责的公

告》 [14]又有所调整，主要涉及旅游部（MoT）、农业部（MoA）和规划与发展部（MoPD）3 个部

门。 

《野生动物发展、保护和利用公告》定义了“野生动物”“野生生物保护区”“国家公园”等概

念，确定了保护地的分类和管理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类设置的基础上按照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程

度和特点进行分级管理。首先是由联邦政府指定和管理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包括具有国家和全球意

义的国家公园（拥有代表性的生态区域和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栖息着国家特有和濒危物种的国家

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地理位置位于 2 个或以上地区的任何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及根据与邻国签订

的协议可能建立的跨境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其次是由各州指定和管理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即联邦政府

指定和管理以外的各类型保护地，一般应由各州根据法律自行指定和管理；再次是由私营部门管理的

野生动物保护区，私营投资者可通过与联邦政府和相关地区签订特许权协议获准管理野生动物保护

区；最后是由当地社区管理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即上述保护地以外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可由相关州授权

由当地社区管理。 

野生生物保护局（EWCA）[15]是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在负责联邦政府指定和管

理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的同时，还在各州管理的保护地内拥有部分管理权限。1964 年根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建议，曾在农业部下成立埃塞俄比亚野生动物保护组织（EWCO）。2008 年根据政府第

575 号公告 [13]，EWCO 重新在文化和旅游部（MoCT）下成立，更名为埃塞俄比亚野生生物保护局

（EWCA）。2021 年根据政府第 1263 号公告 [14]旅游部（MoT）单独成立，EWCA 隶属旅游部。

EWCA 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埃塞俄比亚野生动植物种群的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其愿景是提高社区

主人翁意识，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对埃塞俄比亚绿色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保护的贡献；使命是通过当

地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执行国家和国际法律及公约，确保埃塞俄比亚野生动植物资源的

保护，为埃塞俄比亚人和全球社会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

EWCA 在制定政策、执行保护计划以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协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与当地

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合作。EWCA 的目标包括：通过科学研究、公众参与和执法相

结合的方式保护该国种类繁多的动物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濒危物种，修复和扩展保护区，以及发展

不消耗自然资源的野生动物旅游业；通过应对埃塞俄比亚野生动物面临的威胁，在自然保护与当地人

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之间取得平衡。 

埃塞俄比亚环境保护局（EPA）[16]是管理埃塞俄比亚环境的机构，曾历经多次变革与重组。1995

年 EPA 作为联邦一级自治政府机构成立，之后短暂升级为环境和森林部，并在 2002 年重新成为自治

政府机构；2013 年再次成立环境和森林部，并分别在 2015 年和 2018 年调整更名为环境、森林和气

候变化部（MEFCC）以及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委员会（EFCCC）；2021 年根据政府第 1263 号公

告[14]再一次重组成立环境保护局（EPA），隶属于在规划发展委员会（PDC）基础上新成立的规划与

发展部（MoPD）。EPA 主要负责确保实现《宪法》规定的环境权利、目标、目的和基本原则，通过

协调适当的措施、建立制度、制定计划和机制确保人类福祉和环境安全，从而实现埃塞俄比亚的环境

政策目标。EPA 的任务是统筹战略、政策、法律、标准和程序的制定，并在批准后监督和落实；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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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国际和区域环境协定的有关事宜，目前所有多边环境协定都由其协调和监督。此外，自 1994 年批

准 CBD 后，EPA 一直是埃塞俄比亚履行 CBD 的牵头协调机构，直至 2005 年将该职责移交给生物多

样性保护研究所（IBC）。 

目前埃塞俄比亚生物多样性研究所（EBI）[17]是 CBD 履约的责任机构，有责任和义务执行埃塞

俄比亚加入的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公约和协定。EBI 源自 1976 年根据埃塞俄比亚与德国政府之间

的双边技术合作协议成立的埃塞俄比亚植物遗传资源中心（PGRC/E）。1998 年该中心重新组建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所（IBCR），并扩大了任务和职责范围，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所有形式的生物

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以及相关的本土知识。2004 年 IBCR 再次调整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研究所（IBC），最后在 2013 年更名为埃塞俄比亚生物多样性研究所（EBI）。2021 年根据政府

第 1263 号公告[14]EBI 隶属于农业部。自 2005 年开始，IBC 成为 CBD 的牵头协调机构。 

林业发展局（EFD）[18]是埃塞俄比亚林业发展的负责机构，2021 年根据政府第 1263 号公告[14]设

立，由埃塞俄比亚环境与森林研究所（EEFRI）与之前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林业部门合并

而成，隶属于农业部。埃塞俄比亚有组织的林业研究始于 1975 年和 1979 年分别在林业和野生生物保

护发展局（FaWCDA）下成立的林业研究中心（FRC）和木材利用研究中心（WUARC）。1992 年这

2 个中心并入当时的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部，1995 年又重新划归农业部。FaWCDA 当时主要负

责国家森林优先区的建立与管理[4]。随着埃塞俄比亚重组国家农业研究系统，1997 年成立了埃塞俄比

亚农业研究组织（EARO）。因此，FRC 和 WUARC 被划归 EARO，分别成为一个研究中心和 EARO

的一个研究部门（隶属于埃塞俄比亚农业研究所）。此后，埃塞俄比亚政府认为有必要适当关注环境

保护和森林开发、保护和利用活动，在机构层面将林业研究与环境保护研究联系起来，以实现政府的

目标，因此成立了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MEFCC）。EEFRI 于 2014 年成立，旨在通过基于综合

研究的信息和技术支持 MEFCC 以促进完成使命和目标。 

2.3 其他相关机构 

在政府机关内部，还有部分机构与自然保护事业有关。例如，农业部下的埃塞俄比亚农业研究所

（EIAR）负责协调联邦研究中心和各州政府管理的州级农业研究所的农业研究工作，开展农业生物多

样性相关研究，并就有关政策制定向政府提供建议。联邦警察与地方警察与 EWCA 为合作关系，合

作程度因地区而异，主要负责应对保护区的冲突情况，同时参与逮捕偷猎者和没收非法野生动物产

品。在边境保护区，埃塞俄比亚军队有时也在边境巡逻的同时帮助 EWCA 对保护区进行巡护，从而

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此外，还有涉及渔业、矿产资源开发等内容的机构。 

在科研方面，埃塞俄比亚的许多大学和学术组织都参与到自然保护事业中。例如，哈瓦萨大学的

Wondo Genet 林业与自然资源学院（WGCF-NR）在林业和自然资源领域培养了众多人才并开展大量

研究[4]；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非洲之角地区环境中心和网络（HoA-REC&N-AAU）作为特殊区域组织，

一直致力于联合学术界和从业人员促进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同时倡导和推动整个非洲之角的可

持续发展和环境治理[19]。 

在社会组织方面，本土的有埃塞俄比亚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非营利组织埃塞俄比亚野生动物和

自然历史学会（EWNHS），侧重于湿地保护的埃塞俄比亚湿地和自然资源协会（EWNRA），以及代

表埃塞俄比亚旅游业对旅游经营者进行合法注册的埃塞俄比亚旅游经营者协会（ETOA）等。在埃塞

俄比亚开展自然保护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德国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NABU）、与 EWCA

及当地大学合作开展埃塞俄比亚狼保护计划（ EWCP ）的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组

（WildCRU），以及与 EWCA 管理的国家公园开展项目合作的法兰克福动物学会（FZS）等。 

3 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现状：挑战和机遇并存 

3.1 面临的挑战 

3.1.1 管理权力分散，治理主体多元 

埃塞俄比亚自然保护地管理权力较为分散，根据保护地类型和级别的不同，分布在联邦政府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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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甚至私营部门以及地方社区。联邦政府层面的机构设置逻辑有二：一是与保护地的重要属性相

关，例如根据保护地具有的生物多样性以及丰富的农业和林业资源、旅游资源等属性成立的各职能机

构分布在农业、旅游业以及规划发展等部门。二是与该国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多边协定相关，例如为对

接协调国际公约及国际组织而成立或调整的特定机构。而在地方政府层面，各州相对自由。EWCA 的

成立虽然表明联邦政府试图集中保护地管理权力，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往往力不从心，面临人手不

足、资金短缺、部门间协调困难等问题。此外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国内矛盾复杂，埃塞俄比亚政府频

繁调整行政机构，政策延续性不佳和行政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例如林业部门一边感受到森林覆

盖率下降的威胁，一边在缺乏科学规划、经营管理不善和难以遏制违规砍伐中挣扎[20]。政府有限的注

意力使得自然保护地治理主体逐渐多元化，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相关机构外，私营部门、地方社

区、社会组织以及科研机构等主体也参与进来。对于政府而言，虽然能减轻治理压力并降低行政成

本，但在协调好各主体间关系、提高合作效率等方面的要求变得更高。 

3.1.2 发展与保护间的矛盾尖锐 

农业是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支柱，约占 GDP 的 1/3，农牧民占总人口 80%以上[1]。由于一半以上的

国土面积适合放牧，且这些土地的分布恰好与乡村落后地区、自然保护地区域重叠，社区生计与自然

保护的矛盾凸显。社区生产生活对保护地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烧荒备耕失火引发森

林火灾，烧死小型野生动物。二是捡拾薪柴和放牧使得有机物难以积累。特别是牛群不仅吃掉了大量

草本植物，还通过踩踏破坏林下生态、严重降低水土稳定。三是人类和牲畜的活动以及违法狩猎惊扰

到野生动物，使其主动缩减活动范围，食物来源变少，生存繁殖困难。四是在森林中草类逐渐取代木

本植物造成景观恶化。有研究收集并分析了埃塞俄比亚部分国家公园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放牧与国

家公园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放牧与国家公园保护矛盾尖锐，牲畜的增加使得大型野生动物明显减

少，在过度放牧的地区情况尤为严重 [21]。与此同时，由于保护地的管控与牧场的限制，牧民连续放

牧、忽视牧场管理，逐渐突破牧场自身承受力，恶化了牧场状况[22]。这些影响带来的后果就是自然保

护地生态保护价值和旅游发展价值消失，社区生计困难，继而形成恶性循环。 

3.1.3 气候变化与物种入侵风险 

气候变化可能加剧埃塞俄比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威胁自然保护地内的生物多样性；导致温度升

高、干旱频发、降雨变化，进而影响植被生长、水资源可用性和野生动物栖息地；迫使物种迁移到更

适应的地区，或丧失赖以生存栖息地；减弱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水资源调节、土壤保持

和生物固碳，进而影响人类的生计和健康；使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此外农业生产

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造成减产，增加社区贫困与饥饿发生，间接地加剧对保护地的侵占。因

此，需要更加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加强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和保护，以确保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

健康和稳定。物种入侵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入侵物种有时与气候变化相关，有时则是作为农林业物种

有意引入。外来物种会争夺资源和栖息地，改变自然环境，导致本地物种在竞争中被排斥，造成严重

的经济和生态后果。在大多数埃塞俄比亚国家公园中都出现入侵物种对本地物种造成明显负面影响的

情况[23]。 

3.2 潜在的机遇 

3.2.1 旅游业发展 

埃塞俄比亚气候宜人，旅游资源丰富，号称有“13 个月阳光”的国家，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1]。

1995—2020 年旅游业对埃塞俄比亚经济的贡献为每年平均 31.9 亿美元，占其全年 GDP 的 7.98%，并

以每年 10.47%的速度增长[24]。因此发展生态旅游是实现该国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的

一个重要机遇。通过引导扶持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能够带动当地配套产业发展，提高社区居民收入，

促进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实现社区发展与减贫目标，同时将旅游产业收益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又

能增强生态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区发展韧性。埃塞俄比亚与非洲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国家拥有相似

的野生动物资源，不同之处在其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民族、丰富的文化以及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造就

了保护地周边星罗棋布、独具特色的原住民社区，它们也是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丰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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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自然景观、历史遗迹和特色土著社区则是其旅游业的独特竞争力。因此需要重视将生态旅游与人

文历史旅游资源有机结合，开发综合旅游产品。另外自然保护地的旅游资源开发也可以适当拓展。例

如具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和地质地貌的区域都可以考虑纳入自然保护地网络，这也是保障生物多样性要

素、遵守《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要求。 

3.2.2 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化 

作为非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越来越多的人口不再从事农牧业，而是投身于第

二三产业，人口从乡村加速流入城市；正规教育的推广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改变其发展理念，

减少对农牧业生活方式的代际传承，转入临近城市或大中城市寻求发展机会[25]。一直以来，由于保护

区有相对较好的放牧条件，吸引了大量周边地区居民向保护地社区聚集，资源竞争日益激烈；同时政

府迫于无奈通过缩小保护区面积来缓解土地占用和消耗。如今在有更好发展机会和更高收入工作的情

形下，人口的外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保护地社区发展与保护间的矛盾。当然，这在国家保持高速

稳定增长、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和优化的前提下才能发生。因此，要把握当前发展机遇，重视引导保护

地社区以旅游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加强有关部门和当地社区的合作。首先要从控制放牧活动入

手，再引导社区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最后创新旅游产业分配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给予居民

可替代生计来源和合理补偿。对于条件恶劣、与世隔绝的自然区域，应尽可能引导原住民搬迁从而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新的机会。不过，也要注意保护地社区原住民的流失可能会消解土著文化和破坏

土著制度，致使当地旅游业丧失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减弱旅游产品吸引力。 

3.2.3 国际与区域交流合作 

埃塞俄比亚是东非地区乃至整个非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是非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东部和

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等组织的成员。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被誉为“非洲政治首都”，是非洲联盟和联合国

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所在地，众多国际组织在此设立办事处[1]。埃塞俄比亚除了继续积极对接国际政

策和履行相关国际公约的承诺外，可以广泛寻求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的

合作，争取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可以积极吸引国际投资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组织进入其国

内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开发和社区发展项目等。在区域性合作方面，可发挥区域中心的平

台优势，发起倡议并组织区域国家携手应对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挑战，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和联合保

护项目。另外，要积极开展交流与培训活动，例如组织国际研讨会、交流访问和培训活动，特别是邀

请有关专家和组织来埃塞俄比亚交流经验、提供培训，派遣本国专家到国外学习。 

4 启示 

4.1 积极探索新型保护地治理机制 

埃塞俄比亚在自然保护地治理实践中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结合的多元治理结构，其中非

政府主体的表现可圈可点。例如奥罗米亚森林和野生动物企业（OFWE）是负责管理和可持续经营奥

罗米亚州的天然林、人工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公共企业，主要业务为森林和野生动植物开发利用、

林业发展和股权投资，同时以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林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等为

目标[26]。奥罗米亚州的 3 个国家公园即由该公司负责管理。又如将社区原住民的传统经验知识应用于

野生动物保护，其作用不输于科研机构的学术研究支持。多元治理结构的优点集中在 3 个方面：一是

能够减轻政府主体的管理压力，降低治理成本；二是能够通过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提高管理效

率和保护效果；三是能促进民主决策和各主体间的互相监督。我国《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也提出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呼吁探索公益治理、社区

治理、共同治理等保护方式。探索新型治理机制需要引入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

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和社区等，形成合力。各方共同参与自然保护地的规划、管理和监督，实现治

理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而这不仅要提高非政府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更要引导其突破在传统治

理结构仅为政府主体“协助者”的角色，真正分担政府主体的管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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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立健全特许经营制度 

埃塞俄比亚很早就开始在自然保护区开展特许经营，首次在国家公园内授予私营特许经营权是

EWCA 在 2012 年批准的为期 45 年的巴莱山旅馆项目[27]。该项目获得了非洲野生动物资本的公益性

投资。巴莱山旅馆位于埃塞俄比亚中南部巴莱山国家公园深处，开创了国家公园内旅游业发展的新模

式。旅馆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能源消耗和自然资源使用需求，整个经营过程实现了零排污和碳中和，

不会对国家公园造成任何破坏。旅馆不仅为雇员和社区创造了收入，而且增加了国家公园营收。根据

特许权协议的规定，旅馆向 EWCA 支付收入的 3%，为 EWCA 有效管理国家公园提供了急需的资

源。该项目已入选世界银行“通过旅游特许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案例。特许经营不仅能够弥补

保护地管理机构财政经费的不足、提高其保护管理水平，还能有效改善保护地经营状况，带动地方经

济发展。我国在《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建立健全特许

经营制度等，新成立的国家公园也开展了一些特许经营的探索，但当前自然保护地的制度建设中有关

特许经营的设计仍然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立法完善。从埃塞俄比亚的案例中可以发现，除了坚持生

态保护第一、社区受益优先和严格的监督外，还要重视特许经营项目前期的资金投入。可以创新公益

性的投融资机制，扶持保护地特许经营企业的发展，并激励原住居民参与特许经营活动。 

4.3 重视社区共管机制建设 

建立社区共管机制能够有效协调保护地与周边社区的关系，在缓和二者矛盾的同时实现自然资源

有效管理和可持续性利用。我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引入社区共管概念以来，经历了长时间的实践，但

当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埃塞俄比亚在社区共管建设上有许多成功经验，特别是基于社区开展的生态旅

游项目为保护地原住民创造了就业岗位并增加了替代性收入，对社区减贫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提高社区及居民的参与能力是保证共管效果的重要条件之一。埃塞俄比亚乡村在政府治理、村民

自治和宗教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内生了独特的乡村治理机制，部分乡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民的高

度自治[28]。这是埃塞俄比亚在生态旅游项目建设上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在社区共管实践过

程中一直存在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能力不足的情况。当前我国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区

共管可以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通过共管项目，一方面可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带动创业就业，增加保

护地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能够培养社区居民自然保护意识，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和积极

性，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居民责任感，对完善保护地社区治理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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